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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鸿鹰的电话，说

谢永旺走了，我一时没反

应过来，及至明白“走了”

的意思时，头脑竟是一片

空白，这怎么可能会发生

呢？我还没有当面再叫

一声“老谢”啊！

谢永旺是1985年调

来文艺报社当主编的，他

来了之后，我们都叫他

“老谢”，几十年来我就一

直叫他“老谢”，他也一直

叫我“小贺”，一声“老谢”，

一声“小贺”，叫起来觉得

很亲切。

在老谢来文艺报社

之前，文艺报社的名称是

《文艺报》编辑部，是一本

月刊。当时的主编是冯

牧和孔罗荪，副主编是唐

因和唐达成。我和几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便分配

到《文艺报》编辑部，不用多久，我们都喜欢上了这

里活跃、民主的编辑环境。当时主要是唐因在主持

日常的编辑工作，他毫无架子，又一点儿也不掩饰

自己的个性，我们特别喜欢听他无拘无束又充满机

智的讲话，在讲话中他也就把工作布置妥当了。我

们都为有这样的主编而庆幸，没想到才过了一年

多，中国作协希望《文艺报》能适应中国社会的改革

大潮，决定将《文艺报》由刊物改为报纸，我们便投

入到了改版的紧张准备工作之中。因为改版，《文

艺报》编辑部也改为了文艺报社，连领导班子也作

了彻底的调整，老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中国作

协派到文艺报社担任主编。有一天早晨，我上班推

开了总编室大门，发现老谢站在屋中央和老陈说

话，我一愣，口齿不清地叫了一声“老谢”，老谢带着

笑意朝我点了点头。我尴尬地退出房间，走出房门

后摸了摸后脑勺，看来自己的心绪还在留恋过去美

好的编辑时光，对于老谢的到来，我还没有准备好

呀！后来我逐渐发现，老谢比我们更看重活跃、民

主的编辑环境，他也像唐因一样没有领导的架子，而

且他比唐因更随和，更平易近人。比如他就是骑着

一辆自行车来上班的，我也从来没有去想他作为主

编是可以让报社的小车接送上下班的。他在编前会

或评刊会上似乎也更倾向于听大家的发言，并不把

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鼓励别人把想法说得

更充分一些。

自从改版为周报后，编辑工作的节奏加快了，

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常常忙得不亦乐

乎，尤其是总编室，所有版面的排版、调整等问题都

汇聚到这里，他们叫苦连天。有一天，老谢叫住我，

说小贺，把你调到总编室吧。虽然我知道总编室缺

人手，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做总编室的工作，便

脱口而出：“老谢，我可没有作好准备去总编室呀！”

老谢笑了笑，说知道你没有这个准备，不过现在准

备也来得及。然后他对我详细说了为什么会考虑

要让我到总编室工作，他分析了我的优点，总编室

的工作特点，说得是那么坦诚，我也就默默地点了

头。第二天，我就将办公桌移到了总编室里，我正

在桌前收拾东西时，老谢进来了，笑着对我说：“现

在都准备好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准备好了——这仿佛是老谢的性格特点和处

事方式。他从来不会做出鲁莽、轻率的举动，在他

的言行中就能看出深思熟虑的痕迹。但他从来不

会因此就圆滑处事，推卸责任。相反，他是一个勇

于担当责任的领导者，当然，一旦他要担当起责任，

他一定是作好了充分准备的。这是就他本人的性

格特点来说“准备好了”的。从处事方式来说，老谢

则是以“准备好了”的姿态去为别人提供一个思考

的空间。老谢并不爱给人下指令，哪怕这是他作为

主编应有的权力，他善于用商量的方式布置工作。

他用一个信任的眼神看着你，就像是在对你说“准

备好了吗”？总编室的工作往往要与老谢直接打交

道，因此我常常会接收到老谢这种“准备好了吗？”

的眼神，这给了我一种轻松感，也更激发起我的自

主性。这恰好证明老谢具有一种建立在现代民主

意识基础之上的领导艺术，他这样做，反而能把工

作做得更加圆满，因为在商量和期待中其实也是老

谢在给人提供工作的思路和办法。

又何止是领导艺术。长期与老谢接触，便越来

越感觉到他内心的温柔。我想，这一定也是为什么

人道主义精神在他的文学观里占有很大分量的重

要原因吧，或者是因为他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才使

得他有了一颗温柔的内心；关心和体贴别人，这对

他来说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文艺报社的同仁

们几乎都没把他当成领导毕恭毕敬。记得有一年

文艺报社举行新春联欢会，老谢成为了联欢会上的

舞蹈明星，大家都争着要与他跳一圈。让我最难忘

的是有一年除夕在老谢家吃年夜饭。我刚接手总

编室工作不久就到了春节边上，那时我的妻子还没

调来北京，我打算春节期间留在北京兼顾一下总编

室的工作，等春节过后再休探亲假。老谢听了我的

计划后，沉吟了片刻，他似乎觉得不能让我在春节

期间回家乡与亲人团聚于情不忍似的，但工作又必

须有人来做，最终他才从口中吐出“好吧”这两个

字，接着他马上说道，大年三十你就来我家吃年夜

饭！我正要开口推辞，他一把拦住我，以不容置疑

的口吻说就这样定了！

当我再一次默默地叫一声“老谢”时，首先映入

眼帘的仍是他那倍感亲切的笑容，忍不住要诉说的

仍是他那令人敬佩的品格。他低调、正直、宽容、豁

达，在这样一个道德标杆一再拉低的浮躁年代里，

老谢显得是那么的珍贵！我以曾与老谢有过一段共

事的岁月而感到荣幸，也以老谢的品格为楷模暗暗

鞭策自己。但仅仅这样说还不足以概括出老谢的全

部！因为他是一位具有犀利眼光和职业操守的编辑

家，也是一位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敏锐艺术感觉的

文学评论家。我知道，《闪闪的红星》和《大刀记》的

出版就凝聚着他的心血，在那个文化思想处在偏执

状态的时期，这两部小说能够保持其独特的艺术风

格公开出版，是与老谢在编辑上的努力和智慧分不

开的。1972年，《大刀记》的作者郭澄清写出初稿后，

邀请老谢去山东看稿，老谢看稿后，特别肯定了作者

在语言上融入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韵味，以及对

人情之美的表现。虽然该书的出版几经周折，但仍

尽量保持了作者在这方面的追求。老谢作为一位文

学评论家，他看重每一个文字的分量，张光年曾以

“正直、勤奋、好学深思”来评价他的文学评论写

作。他不作惊人之语和偏激之辞，也不说套话空话

漂亮话；他坚持从文本出发，从理解作家内心出

发，因此他的评论文章总是服人心的。凌力就格外

服膺于老谢对她作品的评论，她甚至认为只有老谢

才真正认真读了她的全部小说。我想这应该是一位

作家对评论家最高的赞赏了。

老谢不担任《文艺报》的主编后，我与老谢见面

的机会就少了，偶尔有机会见面，我总愿意和老谢

多聊聊，其实我是想请他多给我一些指点。我也曾

有念头要认真对老谢作一次访谈，因为他一生为中

国当代文学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一定有很

多宝贵的经验和思想积累，这一切连同他的著作，

是一笔非常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可是我总是以还

没有准备好为理由一再拖延着，如今这个念头竟成

为了我对老谢永恒的愧疚。

老谢！要像你一样为人正直，为文真诚，我们

都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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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谢，我还没有准备好……
□贺绍俊

天气晴朗，蓝得澄澈，高耸的古塔在纯净的天空勾勒出

刚劲的线条，天与地就连在一起。这是座宋塔，与东边不远

处的另一座古塔兄弟般并峙，被称为妙道寺双塔。我每天

都多次从两座塔前走过，望双塔耸立，白云舒卷，古代建筑

特有的文化气息好像在眼前氤氲开来。

我和小城居民天天看这两座塔，将这两座塔视为地标，

引为骄傲，赞之为唐风宋韵，却从没有人想过这两座塔是谁

建造的。其实，建塔人的名字就明明白白写地宫碑记上，只

是没人关注罢了。谈过此塔的方位、形制“广方四角，高耸

玖层”之后，地宫碑记文末记载：“修塔匠人乔真”。

如此精致雄伟巧夺天工的古塔，竟出自一位普通民间

工匠之手。这位叫乔真的匠人，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人留下

遥远的宋代信息，从建筑风格到民间信仰，他的叙事方式是

直观立体的，穿越历史，跨越时空，但是，没有人在乎建造古

塔的是谁。因为他只是个匠人，做的是与泥水砖瓦打交道

的粗活。

妙道寺双塔所在地，是唐代开元名相张嘉贞的家乡，古

称三相坊。开元十四年（726年），张嘉贞罢相后，“代卢从

愿为工部尚书、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路过赵州，留下了

一篇影响巨大的短文《石桥记》，记叙赵州桥的雄姿，开篇一

句即为：“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一句话，让后人

得知这座伟大的桥梁是工匠李春的杰作。看这座桥，比读

一部厚重的史书更清晰直观，可知隋代的桥梁技术、审美观

念、交通状况和气候特点。

地处山西芮城县的永乐宫内，有中国现存唯一的元代

宫廷建筑群，其中三清殿内的大型壁画《朝元图》，代表了中

国古代壁画的最高水准，四百多平方米的画面上，祥云缭

绕，瑞气浮动，290位神祇层层叠叠，盛大的场面，众多的人

物，流畅的线条，绚丽的色彩，既气势恢宏又纤毫毕现，至今

仍是叹为观止的艺术巅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描绘

这幅宏伟画作的人连画家也称不上，该怎样称呼他们呢？

匠人，对，描绘壁画的匠人。壁画诞生后，甚至没人知道画

匠是谁，数百年后，考古工作者才在三清殿神龛东北角上方

的一组题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字。“河南府洛京勾山马君

祥、长男马七待诏，把作正殿前七间、东山四间、殿内斗心东

面一半、正尊云气五间。泰定二年六月工笔（毕），门人王秀

先、王二待诏、赵待诏、马十一待诏、马十二待诏、马十三待

诏、范待诏、魏待诏、方待诏、赵待诏。”原来是一位画匠带着

他的儿子和十位徒弟所为。

这让我不由想起乡间常见到的匠人班子。之后，游览

各地古建筑和古器物，我会留意有没有工匠的名字，多数情

况下，都令人失望。中国古代只有工匠，没有建筑师，古人

只注重建筑、器物本身是否有价值，没人在意由谁制作。

从这些古建筑、古器物中，我看到了历史。人类文明

的延续，固然有帝王们的改朝换代，有武将们的沙场驰

骋，有文人的书翰弄墨，但更立体、直观的，其实是工匠

的制作。帝王将相的故事只是如烟往事，只有工匠们的默

默劳作，留下了实物，可以观瞻，可以触摸，可以感知，

还可以联想。

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最具说服力的实物竟然是

由不起眼的工匠留下的。参观国家博物馆，庞大的展厅满

满当当，陈列有序，看似展示不同的时代风貌、不同的文化

风情，不如说是在展示工匠技艺。新石器时代太遥远模糊，

但工匠们留下了陶器，黑陶、彩陶、纹理、彩绘，不管用多么

简单的工具，不管由一双什么样的手做成的，传递的都是上

古信息。最感动的是青铜器，四羊方尊、蔡侯申方壶、七牛

虎耳铜贮贝器、乳丁纹青铜方鼎，一件件看罢，赞叹器物的

巧夺天工之后，进而联想，整个青铜时代，一千多年的历史，

其实是由制作这些器物的工匠们表述的，连那些甲骨、竹简

上的文字也不例外。与后世史官们浩繁的文字相比，他们

的叙事华丽而又简洁，真实到可以触摸，立体到可以多方位

观瞻。还有引起轰动的三星堆宝藏，那些陶器、石器、玉器、

铜器、金器，震撼了人们心灵。人类脱离蒙昧至今，经历了

数千年历史，工匠们是历史叙事的全程参与者，即使文字诞

生后，工匠们仍然是历史叙事的主角，史家、作家和艺术家

不过伴奏者。

帝王将相由史官留下了名字，文人墨客用作品留下了

名字，所谓千古风流人物，大多是这么表述的。工匠们好像

根本不在乎这些，做完了自己的事，得到该得的酬劳，继续

养家糊口，过平凡的生活，至于留下的以后归谁，与自己无

关。但他们的作品是实实在在的，集实用、艺术、文化、历史

于一体，不光当时供人使用、观赏、把玩，还会留下深深的印

记，像浮动于空中的音乐，如同描绘在大地上的画作，如梦

似幻，又那么生动真实。

工匠叙事工匠叙事
□□韩振远韩振远

谢永旺先生以89岁高龄离开了我们。9月3日一早，我们

一行亲朋老友和他告别。告别的时候，有一个简短的仪式，我

说了几句发自内心的话：宽仁谢永旺。永旺先生，宽容、宽厚，

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些曾经的部下充满

仁爱、仁慈之心，用自己厚重的道德修养来与人相处。所以“宽

仁”二字，是我对他发自内心的评价和认可。

永旺先生，笔名沐阳。当年文坛有“黑八论”，被批了整整10

年，其中有一论叫“中间人物论”，“始作俑者”就是这位沐阳永旺。

永旺是我的老领导。1978年8月，我从云南军旅复员转

业，由炮兵排长直接转变为《文艺报》的记者兼编辑。还有两

个人和我同一个月进入刚复刊的《文艺报》，一个是唐达成，另

一个是雷达。《文艺报》当时的办公地点非常令人羡慕，在礼士

胡同129号，它曾经是清代名人刘罗锅子刘墉的府邸，后来成

为印尼大使馆，再后来归文化部所有。这是一个接近王府般

的四合院，里边有游泳池，当然没有水，有小放映厅，亭台楼

阁，环境优美。我从遥远的云南边疆一个叫大荒田的地方突

然进入这样一个近似于《红楼梦》里描写的场景，内心的惊喜、

惊异乃至惊讶就可想而知了。

《文艺报》当时年轻人不多，除了我之外，还有李炳银、寒小

风、李燕平、陈新民，以及稍晚一些的臧小平、李维永和更晚些

的郭小林。我们这批从祖国边疆各地以转业军人或者老知青、

兵团战士的身份，一股脑进入刚刚复刊的《文艺报》，成为一群

急迫地需要学习、需要追赶时代的年轻的文艺战士。用“战士”

这个词好像略有些夸张，但当时确实如此。当我们进入《文艺

报》的第一天，永旺先生以编辑部主任的身份和我们见面，如果说当时

的主编冯牧和孔罗荪是《文艺报》这艘大船的船长，我觉得那时候的谢

永旺先生堪称大副。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谈话，第一件事让我们把从

创刊以来的《文艺报》逐一认真阅读，这是一个指导职场新人入职的特

殊方式。然后他告诉我们，办报的人必须以俄国别林斯基为楷模，因为

别氏临终时是枕着他所创办的《祖国纪事》入葬的。短短几句话让我们

心中顿生神圣感和庄严感，觉得我们这些新人肩上的任务是何等的沉

重，未来前途是何等的光明，而道路又是何等的遥远啊！

永旺先生特别擅长体育，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游泳技术尤佳。

我记得当时永旺、雷达和我是《文艺报》乒乓球的三个主要选手，迎战过

不少对手。而说到游泳，曾经有一年《文艺报》的同仁们赴北戴河消夏，

住的环境非常简陋，是在刘庄的一座工厂里，冲澡都是自来水，但是我

感觉到了莫大的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有了谢永旺。他领着我们游泳

的时候游过拦鲨网，拦鲨网的外面意味着危险。我们几个人跟着一马

当先的谢永旺奋力地向远方的一艘捕蟹船游去，我壮着胆努力地划着，

旁边还有同样年轻的寒小风。流深浪阔，然而永旺毫无惧色，从容不迫

地领着我们向那艘远方的捕蟹船径直游去。船上没有一个人，我们登

上去之后，回头一望，人影已经很小了，海滩显得模糊，但是那种感觉、

那种状态、那种突破自我胆怯之后所获得的身心解放的愉快，是平生很

难感受到的，谢永旺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和寒小风享受了那难忘的一

刻。从此之后，每到北戴河，我都要越过拦鲨网向深海游去，当然我的

前面已经没有谢永旺的身影，可是我知道他一直在默默地鼓舞着我们。

在谢永旺当编辑部主任时期，他的两个副主任分别是分管理论的

陈丹晨先生和分管评论的、我的组长刘锡诚先生，他们三位合作得特别

好。永旺先生是兰州大学毕业，当时作协的主力编辑们多来自两个学

校，一个是兰州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在我的记忆中，兰州大学的除

了谢永旺，还有周明、阎纲和后来的雷达，而北大的则有陈丹晨、吴泰

昌、崔道怡等等，刘锡诚也是北大的，但他不是中文系，是俄语专业。当

年在文艺界，这两个名校的学生很多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优秀的青年才

俊，到中年是业务骨干，到老年大多成为名编或者是著名的评论家，或

者是文艺界独当一面的领导人。

我记得在《文艺报》时，为了培养我，推荐我上文讲所六期学习。文讲

所五期（是继“文革”后刚刚开始的首期）的学员有蒋子龙、王安忆、贾大山

等，六期是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我刚去报到没有多久，上学仅仅一个星

期，永旺先生告诉我说：“洪波，回来工作吧，七期你可以再去，那是评论编

辑班，更适合你的专业。”于是我从六期退学，一年之后成为鲁院七期即评

论编辑班的学员。后来我们七期和八期又集体组合成为北京大学首届

作家班，而永旺先生自始至终支持我忙碌中踉踉跄跄地学习。这一变动

使我终生受益，所以我非常感谢关键时刻永旺以一个过来人和老大哥的

身份对我的提醒和规划，这真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对部下最真挚的关心。

永旺曾经给我开过一张书单，里面说评论生涯一定要读书破万卷，

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永旺先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了党员，一直特

别受到作协领导人张光年的重视。在同龄人中他应该是进步很快的，所以

他经常笑着跟我们说：“‘文革’中，我不是‘黑帮’，不是走资派，但有一个名字

‘小爬虫’。”说完，他管自笑着，我们也跟着笑。因为“黑八论”中“中间人

物论”出自他的笔下，“小爬虫”应该是比较客气的一种政治待遇了吧。

永旺和我们相处大概4年左右，他调离了《文艺报》，出去创办了现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创作研究部，当时叫创作研究室。《文艺报》的人他挑

走了几位我的同事，包括李炳银、郑兴万、郭小林，这都是我们非常亲密

的伙伴。永旺组建创作研究室的第一件事情是为茅盾文学奖第一届评

奖进行筹备和开奖工作，工作单位是全新的，茅盾文学奖也是首创的，

由此可见永旺先生工作的开拓性是如何的优秀。

当时虽然《文艺报》一分为二、兵分两路，但是大家好像没有任何疏

离的感觉。因为上班在一个楼里，就是老文化部大楼的五楼，吃饭在一

个食堂，体育活动也常常在乒乓桌上相见，所以永旺的离开在我的记忆

中几乎是很小的一件事，很短暂的一个过程。而且很快，一两年之后，

《文艺报》改版，由月刊、半月刊变成周报，谢永旺经历了作协四代会之

后，成为《文艺报》年轻的主编，大副变成了船长，我依然还在他的领导

下工作。那个时候我的身份是记者部副主任，和另一个副主任晓蓉共

同领导着六名记者，这其中有邵璞，后来成为画家和诗人；有沙林，后来

成为一家出版社的主编；有应红，后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还有

聂建国、包利民、刘福和。八个人的记者部在当时兵强马壮，但我们没

有一个学的是新闻专业，谢永旺请来新华社赫赫有名的女记者郭玲春，

为我们讲授新闻业务。那一刻记忆鲜明，因为郭玲春说道：“中国和外

国的记者不一样，外国的记者讲究采访对象把你从门口赶出去，他从窗

口爬进来，而中国的记者我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理睬你，这是一种职业的

尊严。”郭玲春讲课的时候，那精彩的一幕谢永旺也在现场目睹，这应该

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也是唯一一次关于新闻专业的特殊讲座吧。

应该说我在《文艺报》10年的工作履历中和永旺先生几乎是朝夕相

处、密不可分，他对部下的关心和帮助，我历历在目。在记者部任职期

间，我曾提出进行大西北数省的采访，沿途对各省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文

化咨询和报道。永旺先生特别支持我的选题创意，他知道我要到兰州，

专门把他的老同学、当时甘肃文联党组副书记支克坚推荐给我，让我寻

求他老同学的帮助。这就是宽和仁慈、热诚待人的永旺先生，他的人

品，他的文品。

他当年如何认真地写作张贤亮新作品的研究，让我难以忘怀。他

作为资深编辑，曾经发现并组编了《闪闪的红星》《大刀记》《黄海红哨》

《沂蒙山高》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撰写了《独树一帜——论高晓

声的小说》《在严峻的生活面前——论张贤亮的小说》。关于张贤亮这

篇评论，永旺写得认真慎重，我记得他不断到评论组找刘锡诚、阎纲进

行商量。正是这篇评论，宁夏的张贤亮才得以脱颖而出，改变他的生存

状态，这个恩情张贤亮一直记着、感激着。但是永旺先生轻易不写文

章，我曾经拿周围《文艺报》的同事们，一个个批评家、评论家，向他咨询，

那个时候无论刘锡诚还是雷达，包括阎纲、孙武臣、李炳银，甚至稚嫩的

我都已经不断地在书写着自己专业的相关文章，而雷达、阎纲、孙武臣、

李炳银在他们工作的领域俨然是专家了。永旺听到我的问询，笑着说：

“我当编辑久了，有一个词叫‘眼高手低’，对自己的文章越来越不满意，

加上行政工作这么多，所以就越写越少了。”说这话时，他摇着头苦笑

着，内心似有无限感慨，我还看到这一特殊岗位留给他的一种沉重压力

下的无奈。是啊，永旺先生的人生选择是从一个评论家的理想开始，到

成为一个优秀的组织工作者、编辑家而结束。

后来他离开了《文艺报》的岗位，但是我依然和他有无数次的接触，

这就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委会。这应该是

1994年的事情了，如今“21世纪文学之星”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一个

重要的培养青年作家的品牌。而在初创时期，永旺先生功不可没。除

了带领我们的冯牧、袁鹰两位老先生之外，还有谢永旺、张凤珠、崔道

怡、张守仁以及年轻的雷达、白描和我一干人等，这其中谢永旺先生发

挥了极大的组织能力和编辑才智。

现在“21世纪文学之星”培养出的茅奖、鲁奖、儿奖和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的作家们已经有几十名之多，堪称灿烂的“星座”。当年在

这些老编辑草创这个文学品牌初期，我曾经跟组织者张锲先生说过一

句开玩笑的话：“这是用军官团打冲锋。”因为这些编委们都是各大报

刊著名的编辑家或者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导，由他们来逐一鉴定

一部没有出版的年轻人的文稿，甚至将初审、二审、三审集于一身，还

要完成作序的任务。这个工作本身功德无量，是对中国文学事业后继

力量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能源补充和战略设计，而永旺先生正是这其中

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在永旺先生生命的晚期，我曾经无数次看望过他，为他的小孙子送

过我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他非常开心。而他的独子、当年那个和我们

一起游过密云水库的少年谢欣，现在也继承了永旺先生的编辑事业，成

为《当代》的编审。谢欣告诉我，他明年也要退休了。听到这话，我猛

然感到时间和岁月是如此迅速地流逝着。岁月尽管流逝，但是那记忆

中鲜明的影像就像时间河流中一块一块凸起的坚硬的礁石，岁月的河

流冲不走。所以我用这篇小文悼念远去的永旺先生，一个我生命和事

业之舟中曾经的大副、后来的船长、具有开拓性能力的组织者，一个宽

仁的长辈，我感谢他在我成长中所做出的巨大帮助，我感激他，感念他，

同时更感怀他！

永旺先生，走好！

谢永旺谢永旺

左起左起：：谢永旺谢永旺、、李基凯李基凯、、陈丹晨陈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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